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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佛教界具有悠久的愛國傳統。自明末清初以來，澳門佛教界與祖國內地法

脈相傳、慧義傳燈。其遺民愛國色彩、追求革新圖存的進取精神、高度的抗日愛國覺悟，

以及回歸後的“愛國愛澳愛教”思想，可謂一脈相承。澳門佛教界在傳教弘法的同時，又

擔負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責任。正是澳門佛教界的這種堅守和傳承才使中華佛教

文化在澳門發揚光大，深受信眾歡迎。澳門佛教界作為愛國愛澳的主要力量，為澳門特色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發揮了特殊作用。

澳門ǳ佛教ǳ愛國ǳ文化

澳門的佛教文化與祖國內地具有相同的法脈源流。歷史上，澳門屬於廣東省香山縣管

轄，而香山縣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唐朝咸通初年，“時有真教在該地區傳教”， 真教即

法果禪師曾從外地到香山弘揚佛法。明末以前香山縣佛教文化的不斷傳播和擴展，對澳門

的佛教文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明末清初，澳門佛教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遺民愛國色彩；

清末民初，內地佛教革新圖存的主張深刻影響着澳門佛教的進步；抗日戰爭期間，澳門佛

教界人士表現出高度的愛國覺悟；為迎接回歸，澳門佛教界舉辦多種形式的慶祝活動祈求

人民安居樂業。隨着澳門回歸祖國，澳門與內地佛教界的交往更加頻繁，“愛國愛澳愛教”

深入人心。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百姓富裕，至今法脈興隆、傳燈不息，

中華佛教文化深深影響並烙印在澳門居民的心中。

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社會思潮湧動，禪宗在嶺南的傳播開創了新的局面。作為一個獨

特的文化現象，大量明遺民出家為僧，遺民逃禪成為當時的一股潮流，尤以曾經有激烈的

抗清運動的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最為盛行。在遺民浪潮的洶湧推動下，嶺南叢林呈現出前

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個時候，嶺南的叢林成為抗清志士們的最佳避居之地，大量的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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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隱居在這些寺廟僧舍裏面。這些遺民僧大都接受過傳統的儒學熏陶，吟詩作畫，極具藝

術才能。同時，他們又堅守儒家倫理規範。在他們看來，皈依佛門不是避世，而是另外一

種敦尚節義的歸隱。正是這些具有文人雅士風範遺民僧的融入，無疑為清初的嶺南佛門帶

來了新氣象、新風貌、新變化，這種煥然一新的景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明顯改變

了佛教內部固有的僧侶結構，導致了宗派風格的演變。曹洞宗以明顯優勢超出臨濟宗成為

嶺南影響最為強大的宗派。澳門因其環境特殊，成為明末遺民活動的重要根據地。“正是

明末清初的遺民僧，掀起了澳門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因內地反清復明遺民僧的到來，

使這一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遺民愛國色彩。

遺民僧中具有代表性的曹洞宗壽昌系僧人石濂大汕（1633－ 1705），對澳門佛教影

響很大。大汕俗姓徐，字石濂，號大汕，別號石頭陀，“清浙西人。博雅恢奇，凡星象、

律曆、衍射、理數、篆隸、丹青之屬，無有不會，而尤長於詩。明季清人入帝中國，濂義

不肯臣，乃拜辭老母，剃髮投禪，杖錫雲遊。凡山川名勝，足跡幾遍”。 石濂大汕拜覺浪

道盛門下，尊覺浪定為曹洞宗第二十八世。覺浪道盛（1592－ 1659）是明末清初的著名

高僧也是遺民領袖。作為道盛的嗣法弟子，石濂和道盛一樣是一名具有強烈的抗清思想的

愛國僧人。

從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大汕和尚繪製的《墨竹圖》中可以看出他心中強烈的反清意志。

大汕筆下的竹子，墨色濃厚，風格高雅，主幹剛直，竹葉如劍，任憑風吹雨打巍然不動，

屹立不倒，表現出堅貞不屈的氣節。姜伯勤將“大汕定義為得道高僧，塑造其德高望重的

宗教形象和壯懷激烈的遺民形象”。 在明清交替之際，具有抗淸思想的大汕無疑具有進

步意義。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汕和尚應越南國王阮福週的邀請，赴越南順化、會安兩地

講經弘法，受到當地王公大臣和貴族民眾的尊重，被信眾尊為“國師”。1698年，大汕回

程經過澳門，將越南籌得的巨資，用於觀音堂的擴建，並委派徒孫循智和尚為禪院首任住

持，負責擴建工作。這是普濟禪院歷史上第一次大型重修擴建，由此形成相當的規模。觀

音堂從此將大汕和尚尊為開山祖師，沿襲組庭廣州長壽寺曹洞宗法脈，以“普濟禪院”之

名奉行六祖禪宗。大汕和尚通過從越南帶回的巨資重修擴建澳門普濟禪院，為佛教在澳門

地區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進一步提升了普濟禪院的中華文化質素。

重修後的普濟禪院，不僅完整地保留了中國傳統寺院的整體風格，還為明末清初像

大汕一樣的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容身之處，成為堅守和延續中國文化的重要陣

地。17世紀末的澳門，西方教堂林立，中西文化交錯，悠久的中華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衝擊和巨大的挑戰。“在這個時候，大汕重修普濟禪院，尤如樹起了一座中華文明的豐碑，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 4期，1999年，頁 43。
黨曉龍：〈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派詩僧的域外弘傳與詩歌創作——石濂大汕《海外紀事》探微〉，《人文論
叢》（北京），第 2期，2019年，頁 211。
黨曉龍：〈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派詩僧的域外弘傳與詩歌創作——石濂大汕《海外紀事》探微〉，《人文論
叢》（北京），第 2期，2019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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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受嶺南佛教的影響，大汕不忍忘世的情懷和俗世化傾向成為他禪宗思想明顯的特徵，

表現出他在淸初對思念故國及抗淸思想的關注。同時主張三教合一理念，並積極推進禪淨

融合理論與實踐。“晚明以來佛教入世化傾向愈發明顯，大汕雖然渡越弘揚禪學，仍舊體

現出關心時局、補益時政的強烈熱情，展示出叢林宗師慈悲精進的入世情懷”。 他有着

清醒的民族文化意識，充分利用佛教對抗天主教東來的影響，正是他堅持守護並傳承中國

佛教法脈，積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也奠定了他在普濟禪院及澳門佛教界的崇高地位，

被尊為“洞宗第二十九世開建長壽飛來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圖 1）。

1

圖片來源：［清］釋大汕繪《行腳圖》，載《離六堂集》，國家圖書館藏本。

“跡刪成鷲，亦遺民而皈依於佛法者”。 跡刪（1637－ 1722），俗姓方，名成鷲，

原名顓愷，號東樵山人，廣東番禺人。南明時補諸生，清朝攻佔廣東後，在廣州的華林寺

削髮為僧，後於肇慶的鼎湖山主法。康熙二十九年（1690）跡刪遷隱至香山縣，並在香山

城東高氏園林效仿東林黨結社於此，當時入社者達三十餘人，且為時名流。“成鷲的遺民

性格表現為‘初以任俠自許’”。 1682年，時年 46歲的成鷲南渡赴海南，曾到達會同、

樂會、萬州、陵水等地。又於 1684年返回禪城佛山。1690年任佛山仁壽寺書記。因成鷲

海南之行，鄧之誠先生推證其參與反清復明之秘密工作。“故成鷲往澳門主普濟禪院。又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 4期，1999年，頁 44－ 45。
黨曉龍：〈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派詩僧的域外弘傳與詩歌創作——石濂大汕《海外紀事》探微〉，《人文論
叢》（北京），第 2期，2019年，頁 212。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頁 17。
馬國維：《明季粵高僧傳‧前序》，《廣東文徵續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 215。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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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渡海至瓊州。蹤跡突兀，實有所圖”。 此所圖便是指其抗淸之事，即利用澳門普濟禪

院為據點進行秘密反清活動。

作為一名出色的詩人，被譽為“詩僧第一” 的跡刪曾於 1692、1697年兩度寓居澳門

普濟禪院，以詩言志，以詩交友，寫下了與普濟禪院相關或與僧人交往的大量詩作如：〈遊

澳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丁丑夏客澳門普濟禪院贈劍

平師〉等。從〈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詩句：“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報東林。蕃

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出來學鴃音。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

未得閑身縱步吟。” 不難看出，跡刪雖寓居澳門，隱身禪院，卻暗示了他仍然關心東林

黨人的復明運動。也“說明當時澳門普濟禪院為與跡刪在香山鐵城所開東林社諸子之遙相

唱和之地”， 反映出那個時代遺民僧的抗爭精神，更是寄託了亡國之思。不難看出，成

鷲雖身在澳門，但心底依然懷想香山東林諸子。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初年以“晚清遺老”

自居的汪兆鏞寓居澳門期間曾以詩追古，以詩言志：“望廈訪禪林，澳刹斯最古。懿哉跡

刪師，結夏靜揮麈。沿逮嘉道間，風雅亦萍聚。晚近何凋零，落葉冷秋雨。試繹法身言，

皈依思淨土。” 通過紀念跡刪來表達自己遺老多少的悲愴情懷。

17世紀中葉，澳門以其特殊的地理和社會環境，使其成為一批以遺民自處的明末文人

墨客的避風塘，通過幽居之地避難，圖他日東山再起。以大汕和尚為先導，先後吸引了跡

刪、張穆、翁山、澹歸、獨漉等人前來駐足，並留下了大量詩文，從而使普濟禪院“成為

澳門文學最早的發祥地”。 時至今日，在普濟禪院中仍存有跡刪的草書書法屏條、澹歸

和尚的行書書法屏條、黎簡的行書對聯和隸書中堂、天然函罡的行書詩軸、陳恭尹的詩幅

及羅岸先《米南宮拜石圖》畫作等等。普濟禪院之所以被稱為三百多年中澳門保存和展示

中華文化最為豐富的寶庫，大汕可謂功不可沒。同時“也與大汕的追求新的生命的文化精

神分不開，更與大汕在南海地區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分不開”。 普濟禪院為近代澳門文

化史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自清末至民初以來，中華民族遭遇空前危機、外來文化的衝擊，也促使當時具有時代

責任感的佛門代表人士自覺地提出革新圖存的主張，在佛教界掀起一波自我革新運動，大

大推動了佛教的復興步伐。這股革新的風氣也影響到了澳門。戊戌變法時期，澳門是維新

鄧之誠：《淸詩紀事初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 295。
鄧之誠：《淸詩紀事初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 295。
毅剛：《澳門四百年詩選》，澳門：澳門出版社，1990年，頁 9。
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13、14期合輯，1993年，
頁 131。
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頁 439。
劉登翰：〈分流與整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文學評論》（北京），第 4期，2001年，頁 42。
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13、14期合輯，1993年，
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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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士重要的活動陣地，他們在澳門創設圖書館、學舍等，還成立了戒婦女纏足會、戒鴉

片會及閱書報社等社團組織， 為喚醒民眾的愛國情懷，提升民眾的社會文化素養，他們積

極開展了各種救國救民的活動。隨之而來的辛亥革命思潮席捲，社會亟待革新，民眾崇尚

進步。受革命思想影響，佛教界也隨之奮起清醒，有識之士積極推動佛教改革，革新舊制，

欲振興佛教文化。來自內地的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及佛教制度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影響着澳門

佛教的進步和發展。

作為虛雲大師（1840－ 1959）的高足，澳門功德林觀本法師（1868－ 1945）是著名

的高僧和佛學家，在澳門乃至中國佛教界都有着巨大的影響。觀本，廣東香山縣人，俗姓

張壽波，號玉濤，家庭殷實，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891年，他 24歲時以鄉試第七名中前

清舉人。1895年，他曾追隨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參加公車上書。1897年 5月，

他參與康廣仁與何廷光等人發起成立澳門不纏足會，以回應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纏足會。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張玉濤遂與康、梁等一起出走日本。在完成學業之餘，他還在當

地積極推廣和開展華人教育，擔任橫濱大同學校校長並繼續從事興邦愛國活動。“張玉濤

在 1897年－ 1900年間在澳門、香港積極參與了維新派與革命派以及日本來華志士宮崎寅

藏（滔天）、孫中山等人的秘密聯絡與會議等活動”。

由於時局不安，屢遇挫折，經歷重重變遷，常覺人生如幻，深感世事無常，遂皈依佛

門潛心佛學。1914年，張壽波皈依於江蘇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師門下，法號“觀本”並專修

淨土法門。1915年，觀本與家人搬到澳門生活，為母親等人修“淨土”之便，建立功德林

前身張氏家族念佛道場，開澳門近代家庭念佛道場之先河，積極開展講學活動。 清朝末

年，澳門不少有識之士已經開始關注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維新派人士在澳門積極

推動廢除婦女纏足的習慣，開辦寺院支持女子就讀。張壽波也期望通過佛學教育推動社會

進步，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功德林寺院的創立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舉措”。

內地佛教改革風氣傳入澳門，是從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師應觀本之邀，於 1918年至其

創辦的澳門佛聲社弘法開始的。“觀本將近代大陸佛教復興運動的許多新經驗傳播到澳門，

給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 當時內地新式學佛機構居士林、講習所等如

火如荼正在興起，此時身居澳門的觀本法師便借鑑內地的模式率先設立佛聲社，並於 1923

年將澳門故居的念佛道場改為無量壽功德林。“本林原香山居士觀本張氏弟昆仿古人藍田

山莊，為奉母念佛經行次處。繼以機緣漸熟，隨喜者眾，乃擴拓道場，莊嚴佛殿，遂成今

日規模。其址在澳門三巴仔街門牌十三號，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自民國十二年，南

海簡濟善堂弟昆出而為功德主，布金買地，向葡國官廳立案，永為女眾清修之所，定名曰

楊開荊：〈澳門功德林寺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中國檔案》（北京），第6期，2023年，頁3。
譚世寶：〈澳門功德林觀本法師（張壽波）史事鉤沉正補——兼正《虛雲和尚年譜》（增訂本）等文獻的有
關錯誤〉，《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95期，2015年，頁 178。
白照杰、栗翔宇：〈澳門功德林與“她”的世界記憶〉，《中國民族報》（北京），2023年 7月 7日，頁 8，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3070754-1.htm，2024年 5月 10日讀取。
楊開荊：〈澳門功德林寺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中國檔案》（北京），第 6期，2023年，頁 3。
何建明：〈近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 4期，1999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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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功德林”。 觀本創辦功德林的目的，一是為仿造當時正值內地頗為流行的佛教居士

林組織，二是試圖繼承和發揚明末清初在粵澳弘法的著名高僧跡刪的佛教文化傳統。這一

改革和創新對當時內地和澳門的佛教界、文化界帶來了新的氣象，產生了更加積極的影響。

1924年，作為主要發起人，觀本法師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照南、簡玉階兩兄弟、觀

健法師、何張蓮覺居士等各方人士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下，又將功德林改組為慈善女修

院。慈善女修院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座面向社會的佛教女眾修道場，因此在澳門佛教史中

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慈善女修院成立後，專門邀請上海靈山寺朝林大師掛臨濟鐘板。掛

臨濟鐘板使這家原本以淨土念佛法門為旨歸的寺廟，同時獲得禪宗臨濟的血脈，從此禪淨

雙修的傳統在這所寺院傳承不斷。1926年 1月 1日，功德林設水陸道場，標誌着功德林的

正式成立。在觀本法師等人的推動下，澳門佛教界也緊跟時代步伐，深受內地佛教文化的

影響，主動求變，出現了新的景象，發生了新的變化。觀本法師“對於澳門近代形態的淨

土和禪佛教的發展，以及澳門近代形態的居士佛教、特別是女眾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極

其重要的影響，直至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926年，首開嶺南女眾佛學院之先河的功德林女子佛學院成立。很快吸引港澳地區數

十名女性入學修佛。在張蓮覺居士的大力支持下，觀本又根據內地興起並通行的佛學院模

式，在功德林組織女子佛學教育。張蓮覺居士（1875－ 1938），廣東新安人，為香港大

富翁何東爵士之妻。全家除她外都信基督教，只有她在民國初年因為慧業善根，崇敬三寶，

探究真理，最終皈依佛門。 1929年底，在張蓮覺居士的努力下，澳門女子佛學社和女子

義務學校在功德林設立。因為以修淨業為主，澳門女子佛學社又稱女子蓮社，張玉濤還擔

任該校佛學教授。 1930年 2月 8日，張蓮覺居士致函寶靜法師信函中說：“覺在澳功德

林內，選擇信願女眾十餘人，組設佛學社專究法理，延高人講解，施以精密之訓練，期造

成淨門之人材，業得正課生十餘人，旁聽生六十餘人。惟茲事體大，此後普求完善，冀成

績之優良，覺責重材輇，冰淵時懍，所盼高賢碩德，錫以箴規，俱獲就正，乃承獎飾，彌

覺感□交深，期之甚殷，荷以益重，只以不懈自策而已。蒙示上人亦在觀宗辦學，異地同

趨，所謂道法有神，心心相印矣，幸甚慰甚。” 可見，觀本法師、張蓮覺居士他們的這

些創舉，在香港、澳門推進現代新式的女眾佛教教育，極大地促進和提升了香港、澳門的

女子佛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顯着澳門近代女性意識的崛起。現存反映功德林和女子佛

學院創辦過程中的各種規章制度的〈功德林尼院肅眾清規〉及〈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

程〉等檔案史料，直觀地反映了民國時期港澳女子佛學教育以及性別平權思潮的實踐，印

證了澳門在提升女性地位、推進佛教中國化以及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等方面的意義。

譚世寶、胡慧明、王曉冉：〈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鉤沉〉，《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73期，2009年，
頁 200。
何建明：〈觀本與澳門近代禪淨佛教的傳入和發展〉，《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38期，1999年，頁 47。
〈淨土聖賢——張何覺蓮（香港）〉，《雷音》（香港），總第 131期，2007年，頁 49。
何建明：〈近代澳門與内地的佛教文化關係〉，《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 4期，1999年，頁 31。
〈各處致寶靜法師函：香港何蓮覺居士來函〉，《弘法社刊》（寧波），第 14期，1930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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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至 20世紀中葉，功德林經歷了特殊的歷史，同時也為澳門積累下寶貴而特殊的、

凝聚着澳門地區特殊而鮮明的歷史記憶文獻資料。2023年 5月 24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216次執行局會議上，《澳門功德林寺檔案和手稿（1645－ 1980）》

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這些文獻資料共有 2,300多種、6,000餘件，涉及功德林

不同時期收藏的貝葉經、古籍、字畫、手稿、名人書信及老照片等，且有少量明末典籍。

其中不乏諸如梁啟超等著名歷史人物的親筆書信和官方函件。充分彰顯了澳門歷史文化的

內涵，同時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華佛教文化的展示，令澳門深厚文化底蘊在國際社

會得到彰顯，尤其受到當代文化人士的關注和推崇。作為弘揚愛國主義和見證中華文明進

步的歷史記憶，功德林的文獻遺產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以及新時期的文化發展繁榮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推動世界穩定和諧發展方面具有特殊意

義。世界記憶項目國際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副主席帕帕‧摩瑪‧迪奧普（Papa Momar Diop）對功德林檔案

給予高度讚譽，稱其是罕見的涉及女性題材的記憶文獻，有助於喚起公眾對性別平等問題

的關注。澳門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淵源、文化特徵與社會條件，在傳承中華文化的

過程中，作出了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愛國愛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因為澳門是“中立區”，

1938年廣州淪陷後，內地難民不斷湧入澳門。澳門的寺院成為政府安置難民的主要場所。

國難當頭，澳門佛教界又慈悲濟世，主動伸出援手，為因戰亂失學的難童開辦各種義學機

構助難童就學讀書。“各地難民逃澳者日形擁擠，鏡湖醫院已收寄 600餘人，再難容納，

故警方特派員通告各大廟宇如觀音堂（即普濟禪院）已容萬餘人”。

在普濟禪院各位法師的支持下，嶺南畫派知名畫家高劍父（1879－ 1951）帶領門下

弟子關山月（1912－ 2000）、方人定、楊善深等人抵達澳門避難，在普濟禪院客居並沿

用“春睡畫院” 進行繪畫創作。春睡畫院原是高劍父在廣州設立，由於避戰來到澳門普

濟禪院並繼續授徒，延續“春睡畫院”的功能，助嶺南畫派在澳門發揚光大。高劍父，廣

東番禺人，辛亥革命時期嶺南著名革命家和領導者，嶺南畫派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畫家、

教育家。1906年 7月，在日本求學時成為中國同盟會會員。“高劍父早在民國初期就皈依

佛門，1920－ 30年代成為廣州地區著名的佛教居士組織楞嚴佛學社的負責人之一，由於

楊開荊：〈澳門功德林寺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中國檔案》（北京），第6期，2023年，頁3。
白照杰、栗翔宇：〈澳門功德林與“她”的世界記憶〉，《中國民族報》（北京），2023年 7月 7日，頁 8，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3070754-1.htm，2024年 5月 10日讀取。
李棟財：〈愛國愛教樹典範：抗戰時期的澳門佛教界〉，《中國宗教》（北京），第 12期，2019年，頁 19。
1920年後，辛亥革命元老高劍父決意淡出政壇、潛心繪畫，旨在藝術領域發起“革命”。革命家黃興據諸葛
亮詩“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給高劍父居處題額“春睡草堂”，“春睡畫院”遂得名，參見朱紹杰、任
海虹：〈十香春睡啟畫派，嶺南重光在今朝〉，《羊城晚報》（廣州），2022年 8月 19日，頁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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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過鼎湖山慶雲寺等因緣”， 高劍父眾弟子來澳門後借住在普濟禪院，他們用自己手

中的畫筆，創作了大批抗戰題材的中國畫。並因此與澳門的佛教界結下了這段深厚的文化

因緣，澳門也成為彼時中國南部地區的抗戰藝術創作中心。

當時的禪院住持慧因法師（1906－ 1979）利生濟世，富有愛國思想，積極支持高劍父、

關山月師徒等人藝術創作，不僅為他們提供食宿，還資助他們辦“抗戰畫展”，進行文藝

抗戰，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那時，關山月以教書為生，還在慧因法師的幫助下教繪畫班，

白天寫生創作、籌備抗戰畫展。這兩年中，關山月創作的抗戰組畫真實地再現了日本侵略

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逃難人民所受戰亂之苦，一幅幅慘不忍睹的畫面震撼人心。這在

後來的畫展中確實起到了宣傳抗日，鼓舞民眾，喚起港澳觀眾抗日救國的熱情。因抗戰畫

展經費不足，沒有錢裝裱，慧因法師又援之以手，為關山月簽名擔保。確保在香港、澳門

舉辦的抗戰畫展取得成功。 普濟禪院住持釋戒晟說，關山月不忘慧因法師的高風亮節，

不忘這位出家人對抗戰畫展的慷慨資助，十分感恩，專門為慧因法師畫了張全身像以示感

謝（圖 2）。

2

圖片來源：普濟禪院住持釋戒晟供圖。

何建明：〈近四百年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略〉，《法音》（北京），第 12期，1999年，頁 29。1928
年高劍父曾運用自己在國民政府的影響力，促使廣東省政府保存了鼎湖山慶雲寺免遭拆除。寺僧為紀念高劍父
之義舉，在寺內設有“劍父堂”在上山道中設“護法亭”碑記此事。
菩提心水：〈澳門佛教及其信仰特點〉，《法音》（北京），第 12期，1999年，頁 23。
柳琴：〈關山月，民族氣節傳千秋〉，《百家湖》（南京），第 7期，2015年，頁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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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傅玉蘭：《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博物館，

2002年，頁 87。

關山月繼承了高劍父藝術救國的主張。1938年廣州淪陷後，關山月來到澳門，逃難途

中觸目一片戰禍，目睹眾多苦難人民，從而畫下一系列抗戰畫。 《三灶島外所見》、《寇

機去後》、《從城市撤退》、《中山難民》等抗戰畫作品有力地控訴了日寇的野蠻行為，

用鮮活生動的藝術作品和無聲的吶喊，展示了藝術家對侵略者的痛斥，對國家興亡的關切，

對同胞的憐憫，彰顯了藝術家們同仇敵愾的無畏精神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大大激起了

同胞們的抗戰熱忱，推動了澳門抗戰文化的發展，成為澳門佛教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縮

影（圖 3）。

抗戰期間，隨着竺摩法師、智圓法師、童真法師等內地的高僧相繼來澳門避難，對澳

門佛教文化的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的到來大大促進了澳門佛教文化的繁榮發展。智

圓法師，浙江金華人，在杭州昭慶寺受戒於為僧，後到廣東弘道傳法。 “嗣以日寇南侵，

城池蕪翳，灰劫推遷，烝民中露，餓莩盈郊；師乃耕耘自給，辦道不輟，如是者寒署數易；

後徒濠鏡，建智心佛堂為弘法道場，立蓮友互助社安者老弱”。 智圓法師避難澳門期間，

為弘揚淨土法門，專門創建弘法道場智心堂，傳燈弘法。後來他又提倡發揚會員間的互助

精神，創辦蓮友互助社，關心老弱相互幫扶，贏得澳門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和廣泛讚譽，

成為澳門佛敎淨土宗的創始人。

竺摩法師（1913－ 2002），浙江樂清縣人，俗名陳德安，因在雁蕩山出家，便自號

雁蕩山僧。18歲時，他在福建閩南佛學院接受系統佛學教育。21歲時受命為太虛大師侍者，

隨太虛大師到粵港弘法。 來澳門前，竺摩法師就是愛國的積極分子，曾在浙江慈溪參加

抗敵後援會為宣傳抗戰奔走呼號，在武漢參加僧伽救護隊抗日前線救護傷員。來澳門之後，

竺摩法師以《覺音》月刊為宣傳陣地，以編輯和出版雜誌為紐帶，積極聯絡海內外愛國愛

黃華明、郭麗欣：〈在山泉水清——“嶺南畫派”背景裏的高劍父與關山月〉，《美術學報》（廣州），第 2期，
2020年，頁 90。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 4期，1999年，頁 48。
盧逸岩：〈菩提禪院碑銘〉，1989年夏至立於澳門菩提禪院。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 4期，1999年，頁 48。
陳其和、雷澤華：《傳統夕照：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東中國花鳥畫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
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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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各方人士並團結起來，既弘揚佛法又與宣揚抗戰救國結合起來，《覺音》的影響也越

來越大。《覺音》月刊原由竺摩法師等人於香港創辦，但隨着竺摩法師來澳弘法，編纂中

心也轉移到澳門功德林。竺摩法師不但自己動筆撰寫了大量時政評論，對兇殘的侵略者進

行抨擊和鞭撻，喚起廣大民眾奮起抗戰。《覺音》還刊發大量宣傳抗日救亡的文章，積極

宣傳佛教界抗日事跡，鼓勵和引導更多寺僧加入到抗日戰線中來，以此鼓舞信眾的抗戰熱

情。成為華南地區的重要的宣傳抗戰刊物，僧俗兩眾讀者及海內外名流、高僧大德對刊物

讚口不絕。 “生活在淪陷區裏的同胞們，希望能就實地的生活思想所得寫出富於正義感

的文字，來感化人，來推行感化教育；獻身戰地做宣傳救護工作的同志們，亦望能就實地

生活所得寫些內容充實的稿子，使遠在海外的僑胞，可以從中探悉祖國的同胞們在劫難中

所表現的大乘行者對於社會人類服務的精神”。 作為橋樑，《覺音》編輯出版、發行傳播，

有效地加強了澳門佛教界與香港、內地佛教界之間的溝通交流，也為澳門近代佛教文化的

傳承發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雖然澳葡當局宣稱澳門中立，但佛教界人士自發地積極參與到抗戰愛國的工作中來。

“在難民不斷湧入澳門的同時，無量壽功德林等澳門寺院還設立施粥場，救助那些食不果

腹的逃難同胞；……近年來又有學者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提出無量壽功德林可能還曾是‘抗

戰秘密聯絡處’的說法”。 抗戰期間，不少佛學大師、文化大家因逃避戰亂而暫居功德林，

因而令寺院收藏和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遺產，一方面說明了功德林在澳門的廣泛影響，

另一方面亦反映了澳門在這特殊歷史時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澳門佛教界高度

的抗日熱情和愛國覺悟。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葡澳當局的管控，設立種種嚴格限制，內地與澳門民眾不能自由

往來。澳門與內地的佛教界也受此影響，交往基本上中斷。伴隨着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澳

門居民與內地民眾的頻繁往來，佛教界人士的交流交往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澳

門雖然曾經長期被葡澳政府管制，但澳門佛教界人士歷來都有愛國愛教的使命傳承，他們

既是佛教徒，同時也是中國人，且依然通過實際行動弘法愛國，增進文化認同，加強使命

傳承。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中華佛教文化的影響力一直不曾在澳門逝去。澳門佛教界

人土“亦一直與全澳居民同甘共苦”， 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階段：

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 55－ 56。
竺摩：〈關於本刊遷居及其他〉，《覺音》（澳門），第 13期，1941年，頁 2。
李棟財：〈愛國愛教樹典範：抗戰時期的澳門佛教界〉，《中國宗教》（北京），第 12期，2019年，頁 20。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 1期，2000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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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澳門僧人釋寬如、釋寬榮及善信李民欣居士之邀，1947年 9月 15日，禪宗泰斗虛

雲大師赴澳門講經說法。 虛雲法師指出，人人具足佛性，他將佛性比作礦中真金，只有通

過修行，才能淘沙見金，明心見性。他從“法即眾生心，眾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的佛教

根本旨意出發，指明了上中下三乘修行的區別及修行方法。“論修行之方，機有上中下之

異，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門不同。若為上機者，則為說大乘微妙法門；為中機者，為說出世

解脱法門；為下機者，則為說解脱地獄、餓鬼、畜生三途之苦。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

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為根本”， 惟三歸五戒是導世良津，拔苦妙法。並勸信眾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以此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次說法，盛況空前，影響甚大。在平安戲院開示

歸戒，皈依者眾多，成為近現代澳門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標誌性事件。1951年 8

月，繼《覺音》後，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創刊《無盡燈》雜誌宣傳佛法，風行港澳及海外。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澳門有影響的佛教組織還開辦學校為平民提供義務教育。1952年，澳

門佛學社開辦佛教平民義學，學生達 40餘人。澳門淨覺學社也於 1953年秋創辦，招生 40

餘人。

內地佛教高僧來澳弘法、辦刊辦學，為中華佛教文化在澳門的傳承和發展作出了不可

磨滅的貢獻。澳門佛教界不僅繼承了內地傳統中國佛教文化的佛學思想、修行方法、管理

制度，還使澳門佛教文化與祖國內地佛教文化一脈相承，使中華傳統文化的特徵更加突顯，

更加深入人心。

隨着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1970年代末到 1980年代初期，澳門地區的佛教善信

逐漸開始回到內地積極參與各地佛教盛事，並到祖國各處佛教名勝參觀遊覽。1979年，澳

門菩提禪院住持智圓法師及健釗法師師徒二人參加由香港寶蓮禪寺組織佛教代表團到內地

參觀訪問並進行佛教交流活動。 這也是 1950年代以後，澳門佛教界首次赴內地進行佛教

交流訪問活動。1982年，為迎請中國佛教協會贈送的《乾隆版大藏經》，香港寶蓮禪寺再

次組織港澳佛教代表團到內地迎請。隨行的團員中有澳門佛教界的著名僧人智圓法師、健

釗法師等 多位代表人士。 1987年 4月，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正

式簽署後，澳門與內地佛教界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按下了快捷鍵。尤其是從澳門回內地受戒

或者得法的僧人也與日俱增，兩地高僧大德相互主法或開光，佛教界之間的交流互訪日趨

頻繁。

時任普濟禪院方丈機修法師（1927－ 2010）曾多次到內地訪問交流。他身兼澳門基

楊開荊：〈探討觀本法師與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學院創辦之歷程和影響〉，《文化雜誌》（澳門），總第 115期，
2022年，頁 23。
〈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虚雲大師：《虛雲大師文滙》，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頁 178－ 179。
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 113。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 4期，1999年，頁 46。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 4期，1999年，頁 46。
何建明：〈近四百年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略〉，《法音》（北京），第 12期，1999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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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作為澳門佛教界的唯一代表，49名觀禮團成員之一，曾於 1987年

赴京參加中葡澳門問題《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儀式。 澳門佛教界與祖國內地佛教界之間加

強友好往來的同時，兩地的佛教學術文化界間也進一步密切合作，相關學術會、研討會接連

舉辦，一批反映澳門佛教研究的學術成果相繼發表問世。同時，“澳門佛教界也始終秉持着

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對內地同胞給予深刻認同和深切關注，在內地積極開

展賑災、扶貧、助學等公益項目，神州大地處處閃耀着澳門佛教界慈悲喜舍的身影”。

1993年 3月 31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第六章第

一百二十八條規定了“宗教組織可依法開辦宗教院校和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

供其他社會服務。宗教組織開辦的學校可以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課程”等權

利，為澳門居民宗教信仰自由及澳門佛教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1998年 11

月 26日，作為港澳佛教界訪京團副團長，時任澳門佛教總會會長、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

澳門菩提禪院住持健釗法師等率團訪問中國佛教協會。港澳佛教界訪京團一行受到親切友

好接待。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刀述仁對於港澳佛教界多年來熱心支持祖國內地教

育事業、捐資興建多所“希望工程”學校等眾多善舉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這是佛

教慈悲濟世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佛教協會一貫提倡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一大善

舉。他希望大陸與港澳佛教界多多交往，相互學習，為增進彼此的友好關係、光大佛法作

出貢獻”。

1999年 5月，澳門回歸前夕。92歲高齡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1907－ 2000）

專門護送佛牙舍利赴港供奉。佛牙舍利在港供奉結束後，趙樸初應澳門佛教界邀請，到訪

澳門佛教總會，受到澳門僧俗二眾的熱烈歡迎。 1999年 8月，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一

誠法師（1927－ 2017）擔任團長，帶領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專程赴澳門訪問。 澳門與內

地佛教界的頻繁互訪，進一步增進兩地佛教界間的友好合作，深化和鞏固了雙方的關係。

隨着澳門回歸祖國日期的臨近，澳門佛教界人士愛國之情與日俱增。1999年 11月 16

日是民族英雄林則徐巡閱澳門 160周年紀念日。澳門蓮峰禪院專門舉辦了喜迎澳門回歸暨

民族英雄林則徐巡閱澳門 160周年紀念活動。蓮峰廟值理會主席龔樹根表示，“將秉承林

公的愛國精神，為推動和維護祖國統一而努力”。 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的時刻，澳門佛

教界於 1999年 12月 5日在觀音堂舉行迎回歸祈福大會，祈祝澳門社會繁榮昌盛，居民和

菩提心水：〈澳門佛教及其信仰特點〉，《法音》（北京），第 12期，1999年，頁 23。
普正：〈同根同源共飲濠江水ǳ法乳一脈合築同心圓——內地與澳門佛教界 20年交流回顧〉，《中國宗教》
（北京），第 11期，2019年，頁 27。
〈港澳佛教界訪京團拜訪中國佛教協會〉，《法音》（北京），第 12期，1998年，頁 39。
普正：〈同根同源共飲濠江水ǳ法乳一脈合築同心圓——內地與澳門佛教界 20年交流回顧〉，《中國宗教》
（北京），第 11期，2019年，頁 25。
普正：〈同根同源共飲濠江水ǳ法乳一脈合築同心圓——內地與澳門佛教界 20年交流回顧〉，《中國宗教》
（北京），第 11期，2019年，頁 25－ 26。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 1期，2000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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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安康。 1999年 12月 20日，澳門回到祖國懷抱。澳門佛教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

員會於當日下午舉行祈福大會，來自內地港澳的 9位法師與澳門佛教界 10個團體代表同

壇共同誦經，共同祈福，共同祝願澳門明天更美好。

澳門回歸以來，佛教文化作為澳門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傳統文化

傳承、服務社區、造福市民等方面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2012年 4月 30日，澳門開埠

四百多年來佛頂骨舍利首次在澳門供奉瞻禮。供奉期間有 15萬人次前往瞻禮。澳門信眾

與海內外佛教界人士紛紛歡喜讚歎。 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周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0周年，由澳門佛教（國際）聯合會、澳門佛教總會聯合主辦的 2019世界佛教三大

語系“頌華誕‧慶回歸”澳門祈福大法會於 2019年 10月 30日晚在澳門綜藝館舉行。作

為澳門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場法會，來自世界近 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佛教僧伽雲

集澳門，與海內外佛教四眾弟子 5,000餘人共同見證澳門的盛世繁華。

歷年來，在特區政府支持下，本澳佛教團體先後舉辦了“千佛耀濠江——海内外佛

界大供天祈福法會” 、“萬佛佑澳門——兩岸四地佛教界三大語系頌華誕慶回歸 2009祈

福大法會” 、“澳門佛教界慶祝建黨 100周年書畫展” 等活動，眾多佛教高僧匯聚澳門，

齊心為國家、為澳門特區的安定繁榮祈福。這不僅彰顯了文化歸屬，還飽含着內地佛教界

以及內地人民對澳門同胞的深情厚誼，強化了澳門居民的國家認同。

澳門佛教與祖國內地佛教法乳一脈，源遠流長。明清以來，受內地佛教思潮的影響，

澳門佛教界具有鮮明的愛國色彩。

明末清初，澳門作為重要根據地，內地移民僧的到來掀起了澳門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具有強烈的抗清思想的曹洞宗第二十九世石濂大汕重修擴建普濟禪

院，不僅保留了中國傳統寺院的院落面貌，更為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容身之處，

為佛教在澳門地區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著名高僧跡刪利用普濟禪院為據點進行

秘密反清活動，反映出那個時代遺民僧敦尚節義的抗爭精神。清末民初，佛教界自我革新

運動影響到了澳門。維新運動出身的觀本法師將內地佛教復興運動的許多新經驗傳播到澳

門，給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功德林的創辦，繼承和發揚正跡刪的佛教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 1期，2000年，頁 16。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 1期，2000年，頁 17。
〈佛光照兩江：千載因缘之旅──佛頂骨舍利赴港澳供奉瞻禮紀行〉，《中國宗教》（北京），第 5期，2012年，
頁 20。
〈佛教祈福法會頌華誕慶回歸〉，《澳門日報》（澳門），2019年 10月 31日。
劉衛國：〈千佛耀濠江——海內外佛教界祈福法會在澳門隆重舉行〉，《法音》（北京），第 11期，2008年，
頁 63。
〈“萬佛佑澳門”兩岸四地三大語系高僧大德頌華誕慶回歸 2009祈福大法會〉，《香港佛教》（香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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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並使澳門佛教界也緊跟時代步伐，主動求變。對於澳門近代形態的淨土和禪佛

教的發展，以及澳門近代形態的居士佛教、特別是女眾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

影響。抗戰期間，澳門佛教界伸出援手，澳門的寺院成為政府安置難民的主要場所。在時

任普濟禪院住持慧因法師的積極支持下，高劍父、關山月師徒等人拿起畫筆進行文藝抗戰。

竺摩法師則以《覺音》月刊為宣傳陣地，積極宣傳佛教界抗日事跡，以此鼓舞信眾的抗戰

熱情，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充分體現了澳門佛教界高度的抗日熱情和愛國覺悟。新中國

成立前後，內地佛教高僧來澳弘法、辦刊辦學，確保了澳門佛教界在佛學思想、修行方法、

管理制度方面與祖國內地佛教文化一脈相承。

改革開放前後，澳門佛教界主動赴內地訪問交流，共同繁榮佛教文化。澳門回歸前後，

澳門與內地進一步增進兩地佛教界間的友好合作，深化和鞏固了雙方的關係。使澳門佛教

界深刻感受到了澳門與內地佛教界之間深厚的法誼。回歸 25年來，澳門佛教界積極維護

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精神，一直為增進澳門同胞國家認同、弘揚愛國愛教精神而不懈努

力。歷史實踐證明，澳門佛教界具有愛國愛澳愛教的光榮傳統。為推動祖國內地和澳門地

區佛教事業的合作與發展、佛教文化的共建與傳承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助力增強澳門同胞

的國家意識、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鞏固愛國愛澳力量，為促進澳門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

行穩致遠做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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